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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彰化永靖地區的開發

陳雍模

摘要

永靖鄉位於彰化平原中心偏東南，處於濁水溪的漫流區，原是洪雅族大武郡社的活

動範圍，本地區地勢低平，排水不易，水患頻仍，不利耕種。移入本地區的漢人以粵

籍客人為主，大約在康熙末年至乾隆初期入墾，在水利未興之前，粵人採季節性墾殖

方式，墾民通常於春初來台墾殖，歲終還粵。在十五庄圳興築完成後，旱田改良成水

田，土地可以長期使用且生產量穩定才定居下來，沿水圳兩側形成成條狀村落。

雖然拓墾的環境非常惡劣，但粵人憑其勤勞與堅忍之精神建立自已的家園。嘉慶十

八年粵籍移民因「粵莊人稠地密，趨赴各市維艱」，共同集資於關帝廳莊前，建立新街

市-永靖街。但因處於泉、漳二大族群的優勢圍繞下，每當有族群的衝突對立事件時，

粵人的身家財產與生存常遭到極大的威脅及損失。

同治年間，戴潮春案平定後，台灣社會發生轉變，分類械鬥減少，同時本地區兼具

聯莊保路與宗教性質的「七十二庄」組織，也發揮相當大的安定作用。七十二庄是由不

同的二大族群粵籍和閩籍人民所組成，藉宗教進香及建廟活動，增進彼此感情與認識，

這是族群的融合，也是閩粵族群走出分籍械鬥的痛苦經驗，邁向和平共存的命運共同體。

本文研究的目的有二:：一、探討清代永靖地區漢人移墾與永靖街的建立情形; 二、

探討來此拓墾之閩粵族群如何由不穩定與衝突邁向穩定與融合，以及宗教組織如七十二

庄所扮演的角色。希冀透過此研究能重塑永靖地區在清代移墾社會生活風貌與變遷，並

且提供日後鄉土教學活動教材的參考資料。

論文大綱如下：

一、 前言

二、 清領時期彰化平原漢人的移墾

（一） 漢人的移入與水利的開發

（二） 粵籍聚落的形成與閩化

三、 永靖街庄的形成與發展

（一） 永靖街庄的形成

（二） 永靖建街市與命名

四、 族群的衝突對立與融合

（一） 閩粵分籍械鬥發生的背景

（二） 分籍械鬥事例與影響

（三） 七十二庄組織的形成

五、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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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本文主要從事鄉土史研究，動機有二，其一：從教育的觀點來看，鄉土歷史的研

究有助於鄉土教育的推動。台灣自從解嚴之後，鄉土教育課程漸被重而納入國中小

課程的一環，因為鄉土教育符合個人認知學習過程，有助於培養健全人格，建立多

元文化理念，奠定愛社會、愛國家、愛世界的基礎。而從民國九十一學年度起，政

府開始推動九年一貫的教育改革，其基本理念便為「培養具備人本情懷，統整的能

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以期能終身學習之健全國民」1，可見在鄉土教育

九年一貫的課程中，仍受到相當的重視，希望藉由鄉土教育培養學生對社區、對國

家的了解與認同，而欲推展鄉土教育，則有賴鄉土史之研究，方能掌握地方發展的

特殊性。

其二：以台灣史的研究角度來看，台灣的漢人自閩、粵移民而來，然而在台灣所

建立的社會型態，卻與中國大陸的漢人社會呈現不同的風貌，想要深入地了解，某

種程度地方發展史之重建工作應屬必要。因此區域研究是學者相當重視之一環，除

了可以了解漢人社會的不同外貌外，同時因臺灣地形複雜，自然環境會影響一地的

開發先後、聚落分佈等，而在歷史的進程中，形成特殊的人文風貌。因此透過區域

研究，了解區域間的特色，可以更了解臺灣社會豐富的面相。

在研究區域的選擇上以彰化永靖為研究對象，其目的有二：一探討清代永靖地區

漢人移墾的情形; 二是來此拓墾漢人社會如何由不穩定與衝突邁向穩定與整合，一

起建立新的家園。總之，希冀透過此研究能重塑永靖地區在清代移墾社會生活風貌

與變遷，以明瞭昔日永靖地區社會形成之因。

永靖的鄉土環境概況：

永靖位於彰化縣中央偏東南，東北與員林接壤，東與社頭為鄰，南與田尾有很長

的邊界，西過中山高速公路與溪湖相毗，北面為埔心。永靖地形為沖積平原，海拔約

20 公尺，全境無山岳湖澤。氣候屬於副熱帶氣候，雨量集中於夏季，夏秋常有颱風侵

襲，造成農作與人民財產損失，冬季東北季風強盛，雨量稀少，年降雨量約 1500 公

釐。永靖地區土壤屬於濁水溪沖積土，土壤種類單純，以粘板岩老沖積土為主，土質

呈中性反應，為臺灣土壤最肥沃地區之一2。但因地處濁水溪沖積扇平原，地下水豐富，

飽和層離地面甚近，使得境內地勢較低窪地區有湧泉現象，土質十分鬆軟，農民耕作

時，雙足陷入泥中，深及膝蓋，或至大腿，耕植非常不便，稱為「坔田」或「湳田」
3。

永靖目前共有二十四村，三百二十鄰，面積為 20.63 平方公里，人口約四萬人。

人口密度很高，居民大多從事農作，主要市集中心為俗稱的「永靖街」一帶4。永靖地

區的農產種類多，量與質均佳。清代以水稻為主，日治時期主要農作物為水稻、香蕉、

椪柑。其中椪柑是員林椪柑主要產區，曾大量銷往日本，但因樹齡高及傳染病，現已

1 2003，《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臺北。
2 李鹿苹，《彰化平原土地資源利用之自然地理因素分析》，頁 55。
3 謝英從《永靖-一個彰化平原的鄉鎮社區發展史》，台北，文化大學碩士論文，民國 80 年。頁 24。
4 2008 永靖鄉公所統計資料，http://www.yungchi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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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微，風華不再5。除此之外，蔬菜，花卉，蕃石榴的生產亦是大宗。目前苗木（各類

果苗）與盆栽的栽培，永靖仍執全省之牛耳；特殊作物荖葉的投資生產、技術指導及

銷售管道都操縱在永靖人手裡6。

永靖地區特殊的鄉音-永靖腔，是閩南語漳州音之系統，其主要的關鍵在於一個

韻母的轉變，其他與大部分的漳州腔相同。這種變異的韻母在凡遇「經」（in）韻皆變

為「堅」（en）7。關於這個最普遍的例子就是一般人戲言的:「永靖枝仔冰，冷冷、硬

硬，員林通永靖」，以永靖腔發音則變成：「煙漸枝仔兵，輪輪、殿殿，員林趟煙漸」。

永靖腔的形成與移民原鄉有極大關係，當地居民祖籍大多是以廣東潮州府為主，當時

潮州移民大多操潮州話，與漳、泉人所操的閩南語相當接近而有區別。李新魁在「廣

東閩方言形成歷史過程」中載:

「近代的潮州人多半來自福建，而且他們的方言又與福建的閩南語十分接近，所以潮

州人被稱為福佬人，潮州話又叫做福佬話。明代，潮州話已完全從閩南話分化出來

而成為一支獨立的次方言，其語音與福建的閩南方言相當接近而有區別」8。

永靖腔在此背景下加上移民渡台閩客長期混居後而形成的特殊腔調9。

二、 清領時期彰化平原漢人的移墾

（一） 漢人的移入與水利的開發

1.漢人的入墾與土地的取得

在漢人移入彰化平原以前，彰化平原為平埔族的活動範圍。散居在彰化地區濁水

溪流域內的平埔族，有巴布薩族（Bahuza），亦翻譯成貓霧拺族，荷據時稱為

Favorlangh，即分布在大肚溪以南，濁水溪以北的海岸地帶; 而洪雅族分布在於南投

草屯、竹山一帶及其東部之丘陵地區，並越過八卦台地，分布在濁水溪北岸廣大地

區。主要部落有貓霧拺、半線、東西螺、大武郡、二林、馬芝遴等社。其中的大武

郡社在彰化社頭一帶，包括清朝的武西保、武東保，約涵蓋現在的社頭、永靖、埔

心等地。其平埔族聚落就在社頭舊社一帶10。

十七世紀初，荷蘭人佔據台灣，首先在台南附近的平野開闢，濁水、大肚溪流域

在當時仍是原住民的勢力範圍。西元 1639 年，半線（今彰化）雖納入荷人統治範圍，

但控制權還在番社長老會手中11。明鄭繼荷蘭之後開發台灣，此一時期漢人的勢力，

僅以台南為中心，另外即是點的開墾，例如：明永曆十九年（1666）年設北路安檢司

於半線，由劉國軒率兵進駐，漢人也隨之入墾，但只是點的經營。

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灣納入清版圖，清廷採消極態度經營台灣，禁海令的實

施，影響當時的移民型態，使早期的墾民幾乎都是單身漢。漢人的主要入墾路線，一

5 胡昌熾，《台灣之柑橘》，台灣銀行季刊第二卷第四期，頁 1.2。
6《永靖人最懂檳榔心-臺灣荖葉的大本營》，台北，中國時報，民國 83 年。
7 陳永寶《漢音學述要-閩南與客家音韻及其功用》，中興大學中文學報第二期，民國 88 年，頁 195。
8 李新魁，《廣東閩方言形成的歷史過程（續）》，廣東社會科學 1987 年第 4 期，頁 145。
9 曾慶國，《彰化七十二庄》，台灣文獻第四十七卷第一期，民國 85 年，頁 50。
10 李亦園《從文獻資料看台灣平埔族，》，台北，大陸雜誌第十卷第九期，民國 44 年，頁 19、20。
11 石再添《濁大流域聚落分布與地形關係的砠究》台中，台灣文獻第廿八卷第二期，民國 66 年，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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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諸羅北上，一路由鹿港登陸12。漢人進入彰化平原開墾如何由平埔族原住民取得

土地?主要的因素有二，其一: 平埔族原住民生活以狩獵為主，兼有簡單的農業生產，

而農業生產採取原始的旱田耕作，不知使用犛耕和施肥，地力衰退即放棄，另闢新地

代替。據「諸羅縣志雜俗篇」記載:

「番社歲久或以為不利，則更擇地而立新社以居」13。

這種棄村他遷的習慣，給新入墾的漢人很大的方便14。其二:在荷蘭人統治時期於原

住民各社設立土官，以統攝番眾。明鄭時期沿襲荷舊制。到了清朝也是委任熟識番情，

通曉番語之人為通事，分駐各社當傳譯及代為繳納番餉的工作15。因此漢人若要開墾

西螺以北的番地，最有可能的途徑就是透過通事的介紹，取得原住民的信任，他們才

願將番地租與漢人開墾16。

漢人首先開墾的地方應該是原住民認為最無用的荒地，但漢人開墾的地區逐漸擴

大，使得原本是原住民的鹿場與麻地之埔地日益縮小，影響原住民的生計，致「無廘

可捕、課餉無歸」。如「台海使槎錄」載:

「向為番民鹿場麻地，今為業戶請墾，或為流民佔耕，番民世守之業，竟不能存什

一於千百」17。

原住民將番地典租予漢人開墾的情形日益普遍，大武郡社在上述背景下，將湳港西莊

（今永靖鄉港西、五福二村一帶）的土地租予漢人開墾。然開墾初期，因水利未興，

漢人大多採季節性墾殖方式，墾民通常於春初來台墾殖，歲終還粵，定居下來的並不

多。

2.水利的開發

影響彰化平原的普遍開發，是水利灌溉系統的建立。根據道光版的彰化縣志記載，

當時彰化縣境共有二十七個埤圳，尤其是台灣最大的水利工程八堡圳修築後，開墾的

工作更是迅速18。而永靖的水利灌溉實得利於十五庄圳。十五庄圳於康熙六十年（1721）

由武西保大埔心庄（今埔心鄉）人黃仕卿倡首開設。源頭在二水鼻子頭附近，引濁水

溪水入圳，順地勢西流，其上游與八堡圳並行，行至田中附近，八堡圳往西北流向員

林、秀水、鹿港;十五庄圳流至田中央庄被中斷，由二分水圳接上續流向田尾。

同治初年，由吳群山等四十四名農戶集資修復並輪流管理十五庄圳; 日治時期，將

十五庄圳收為公共埤圳，昭和四十年（1906 年）合併於八堡圳，稱為八堡第二圳19。

現在永靖鄉內的主要水道如湳港舊圳、浮圳、陳厝厝排水路、湳港西排水路、崙子尾

排水支圳、四塊厝支圳都是屬於第二圳的範圍。灌溉水圳修築完成後，將旱田轉化為

水田，農田在不缺水的狀況下，土地可以長期使用且生產量穩定，墾民才大多定居下

來，可見十五庄圳與漢人在本地的開發有密切的關係。

12 許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六期，民國 62 年，頁 171。
13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1714。
14 石再添《濁大流域聚落分布與地形關係的砠究》台中，台灣文獻第廿八卷第二期，民國 66 年，頁 81。
15 周元文，《重修台灣府志》，頁 322。
16 尹章義，《台灣北部拓墾初期「通事」所扮演角色及功能》，台北文獻直字 59、60 期合刊，頁 152。
17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頁 165。
18 林衡道《台灣開拓史話》台北，青文出版社，民國 65 年，頁 29~37。
19《八堡圳之碑》，收錄在八堡圳水利組合概要，台灣日日新報社，昭和十四年，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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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粵籍聚落的形成與閩化

清初移居台灣的漢人通常分為泉、漳、粵三個族群。泉州人來台時間最早，人數

也最多。漳州人次之，粵籍來的時間最晚，人數也最少。泉州人佔有西海岸交通方便

的港口，及土地方便利用的平野部份; 較泉州人稍晚來台的漳州人，就選擇較近山邊

的平原從事農耕; 粵籍人來到時，利於開墾的西部平原幾已被漳、泉人所佔據，只好

往更內陸的山邊、丘陵、台地，或平原上土地利用價值差、不利初期墾殖的荒地開墾，

粵籍人憑其勤勞與堅忍，闢草萊以立家室者，彰化縣境內的福佬客就是這一類型20。

彰化縣內的粵籍移民，大約於康熙末年至乾隆初期間入墾，據「諸羅縣志風俗志」」

載:「諸羅……自下加冬至斗六門，客莊、漳泉人相半……..斗六門以北客愈多」。

「凡流寓，客莊最多，漳、泉次之，興化福州又次之」21。

這裡所說的「客人」主要是指康熙三十五年（1696），施琅歿後開始大量渡台的廣東

省潮州人 22。客莊即為潮人聚集之莊。據康熙五十九年（1720）「台灣府志，卷一，

輿地志、風俗志」載:

「客莊，潮人所居之莊也，北路自諸羅莊山以北，南路自淡水溪而下，類皆潮人聚

集以耕，名曰客人，故莊亦稱客莊」23。

藍鼎元「經理臺灣疏」中記載:

「臺民素無土著，皆內地作奸逋逃之輩，群聚閭處，半閩半粵。粵民全無妻室，佃

耕行傭，謂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百人，謂之客莊」24。

又如陳夢林「諸羅縣志」中載:

「佃田者…潮人尤多，厥名曰客，多者千人，少亦數百，號曰客庄」25。

由上述可知早期入墾的粵籍客人，大多受僱為傭人，或租田成為佃農而和泉、漳人分

籍而居。

在八堡圳及十五庄圳修築完成後，漢人聚落沿圳兩側分布。至乾隆中葉，十五庄

圳兩旁村落已成條狀聚落，其中的港西莊、關帝廳庄、獨鰲庄、同安宅庄、福興庄、

竹子腳庄等是屬於永靖鄉的客人村落。粵人最早入墾永靖的湳港地區本來是一片沼

澤，是易積水、排水不易的地方，因位於濁水溪出山的漫流區，當地的老百姓稱為「闊

洋」，水患頻仍，不利耕種。可見當時客家人聚落附近的拓墾環境十分惡劣26。

根據謝英從的調查統計，永靖地區的漢人有百分之七十九是粵籍，而來自潮州府

饒平縣者更佔全鄉的百分之七十27，由於這些早期客家移民居於閩籍優勢的處境中，

在「大姓吃小姓」，以及經過多次的分籍械鬥和民亂，粵人為求自保，逐漸集中到以

20 許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六期，頁 166、167。
21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136、137、145。
22 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文叢第 121 種，民國 51 年，頁 452。
23 陳文達，《台灣縣志》，文叢第 103 種，民國 50 年，頁 57。
24 藍鼎元，〈經理臺灣疏〉《平臺紀略》，文叢第 14 種，頁 67。
25 陳夢林，《諸羅縣志》，文叢第 103 種，頁 57。
26 許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六期，頁 170。
27 謝英從《永靖-一個彰化平原的鄉鎮社區發展史》，台北，文化大學，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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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靖、埔心和員林為中心的三角地帶28。

近二、三百年的臺灣發展史，不同籍的漢人（泉、漳、粵）或與平埔族之相互同

化，而產生漢化平埔族，福佬客、客福佬等的現象。所謂的「福佬客」是指原來是客

家人，但移民台灣後，被閩南的福佬人移民所同化者。目前台灣的嘉義溪口；彰化埔

心、永靖;苗栗苑裡等地方，就有不少原是客家人而被同化變成福佬客，而且他們一直

以福佬人自居29。永靖地區早期是由粵籍客家人開墾，在嘉慶、道光年間形成粵籍村

落，這可由一些語言或文物史蹟得到證明，如：堂號、公媽牌、族譜、墓碑、三山國

王廟等，這些都可說明永靖大多數居民祖籍是來自東省潮州府饒平縣30。

三、 永靖街莊的形成與發展

（一） 永靖街莊的形成

漢人於康熙中葉以後大量入墾台灣西部平原，當時拓墾的情形可從「諸羅縣志」

中看出:

「當諸羅之始…流移開墾之眾，極遠不過斗六門…然虎尾、大肚，人已視為畏途…

四十三年…流移開墾之眾已漸過斗六門以北矣…自四十九年…數年間而流移開

墾之眾，又漸過半線大肚溪以北矣」31。

彰化舊屬諸羅，因斗六門以北地區漢人日增，為有效管理，清雍正元年（1723），

清廷採巡台御史吳達禮、黃叔璥之議，乃劃諸羅中間百餘里之地，東截虎尾，北抵大

甲，設置彰化縣治32，其名蓋寓「表彰王化」之意33。彰化縣的設置，顯示彰化平原內

已有許多漢人在開墾，清廷為管理這些墾民，於是設保甲以稽察地方。在周璽「彰化

縣志」第二卷規制志中載:

「堡或作保，即保甲之義也。彰化草萊漸闢，村莊日增，原十三保半，道光年間增

為十六保34」。

當時各保的設置可能牽就原有平埔族各社的權利區域，所以永靖地區在雍正年間設置

彰化縣治時，分屬大武郡保與東螺保，後來這些保甲組織成為地域名稱35。大武郡保

其範圍包括今埔心鄉全部，永靖鄉大部分，田尾鄉一部分，員林、溪湖等鄉鎮一小部

分，因其地原屬洪雅平埔族阿里坤支族之大武郡社所有，故名。大武郡保於雍正十二

年（1734）分為大武郡東保、大武郡西保; 乾隆年間將二保簡稱為武東保、武西保; 而

東螺保亦分為東螺東保、東螺西保36。自此永靖地區即分屬武西保及東螺東保。

在乾隆六年（1741）劉良璧著「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坊里項中，屬於今永靖地區的

28 許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六期，頁 166、167。
29 翁佳音，《台灣的福佬客》，收於台灣文物第三十六，卷三期。
30 張瑞和，《永靖的拓墾與鄉名沿革》，彰化，彰化文教第十六期，民國 69 年，頁 54。
31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七，兵防志、總論，頁 110。
32 連橫，《台灣通史》，文叢第 218 種，民國 51 年，頁 121。
33 林衡道，《鯤島探源第二冊》，台北，青年日報，民國 77 年，頁 403。
34 周璽，《彰化縣志》第二卷規制志，民國 58 年，頁 238
35 戴炎輝，《清代台灣之鄉治》，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68 年，頁 6。
36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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崙子莊、陳厝莊、湳港東莊、湳港莊等已出現在大武郡保中37。嘉慶十八年（1813）

粵籍移民因「粵莊人稠地密，趨赴各市維艱」，共同集資於關帝廳莊前，建立新街市-

永靖街，可知當時附近村落人口已相當多，才能維持一個市集存在。所謂「街」在「彰

化縣志」第二卷規制志記載:

「凡有市肆者，皆曰街，闤闠囂塵，居處叢雜，人煙稠密，屋宇縱橫，街旁衚衕曰

巷。郊野之民，群居萃處者，曰村莊，又曰草地」38。

在「街市」這個項目中列有「永靖街」並有小字註解:「屬大武郡保，距邑治貳拾

伍里」39。由此可知，永靖地區的拓墾至嘉慶年間已大致間發完成，漢人聚集的街莊

已十數個40，而永靖街集鎮的建立，更顯示這時永靖街周圍村落的人口數量頗多。

（二） 永靖建街市及命名

永靖地區於康熙年間開墾，到嘉慶年間約經過了一百年，已大致開墾完成並發展

到某一程度，於是地方人士十五名以商業交易及鄉親聯誼之需要，倡議集資籌銀四千

六百八十員,於關帝廳莊前置田一十六甲建新街市。當時出資人所立的契字節錄如下:

「立合約字人劉經緯、林元梅、邱秀章、詹文光、詹康、詹捷寧、徐鳴崗、陳德耀、

張雄方、張蔭、張督、張居賢、劉玉成、劉壁壯、邱良木等。竊思貿易通商，王政之

大典; 化居無有，億兆之良圖。茲予等粵莊人週地密，趨赴各市維艱，眾議在關帝廳

莊前置田一十六甲零，建為街市，共費去銀四千六百八十員，共勷此舉，蒙縣主楊氏

桂森錫予永靖嘉名。現規模已整，又不可無良規垂後，爰立合約八紙，交各首事分執

照行，俾後人有所遵守，庶交易有資，共慶財源廣進; 商民得所，咸繼利路亨通。合

將各款議規六份，出銀姓名…祇因昔處羊城故土，今為海外鄉親星散各莊，欲敦鄉誼

而由。茲建街聚處，雖在異地，何殊家鄉。永保…嘉慶十八年六月 日」41。（圖一）

圖一 永靖建街契約書
資料來源: 張瑞和，《永靖鄉土資料研究集》，民國 84 年，永靖鄉陳耀裕先生提供。

37 劉良璧，《重修福建台灣府志第一冊》，台灣文獻叢刊七四期，頁 79。
38 周璽，《彰化縣志》第二卷規制志，民國 58 年，頁 39、43。
39 周璽，《彰化縣志》第二卷規制志，頁 43。
40 周璽，《彰化縣志》所載，當時出現屬於現今永靖地區的村落有:永靖街、浮圳莊、湳港西莊、陳厝厝莊、
關帝廰、同安宅、福興莊、四塊厝莊、竹子腳莊、湳墘莊、五汴頭莊、苦苓腳莊、崙仔莊、九分玲莊、
突後莊、崙仔尾莊等十六莊。

41 《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文叢第 152 種第二章漢大租第三節典實字，民國 52 年，頁 2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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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契字內容分析，可得幾點認識:

第一、出資建立永靖街者都是粵人，顯示當時人群分類非常清楚。粵人之所以集資

建街，是因為當時彰化平原分類械鬥頻繁，各族群之間關係緊張，因此鑑於「粵

莊人稠地密，趨赴各市維艱」，乃有建街之舉。由此可知永靖街不是一個自然產

生的市集中心，而是集粵人共同的力量所規畫建立的集鎮，其市場包括整個粵人

分布區。

第二、永靖街分成六股集資興建，出資者都分布在福佬客的分布區賽，包括現在的

永靖、埔心、員林、社頭、田尾一帶42，且這些人都是康雍時期移墾本區的粵籍

後裔，他們經過一、二代的生聚累積財富之後，才具有參與建街的能力。

第三、契字內載「三山國王護國庇粵之神，宜建廟崇祀。茲議街中留廟基一所。」

這說明，永靖街建立之後，街內居民為求三山國王的庇護，才籌建三山國王之廟，

故永靖街上的永安宮祭祀群應與移民的入墾路線無關43。

第四、從粵人興建永靖街觀察，在移墾社會裡，同莊之居民雖有共同體意識，但卻

無法自足，必須透過同祖籍的人群集資建立自己的集鎮44。

第五、具有完善的街市規劃和安全規定。契字內對市街路道標準、店面之分配，屋

瓦之材質、樹木栽植的限制、防禦刺竹不准砍伐等，皆有詳細載明。這種依照理

想設計共同需要的街市，十分類似現代的農地重劃及都市計畫。

至於永靖地名的由來，有一說是鄉紳們將永靖街契約送請縣令楊氏桂森核准及命

名。縣令楊桂森以所在地乃粵籍墾民所建的街市，處於周圍為優勢閩籍居住之地，而

語言習慣皆不同的情況下，常因些許小事而起分類械鬥，故希望「閩粵和平相處，永

久平靖」而命名「永靖」。另永靖地名本地人尚有一種流傳頗廣的說法：以前本地多

水災、火災，市街上又有很多木造屋或竹屋，常遭祝融肆虐，住民苦於火災，當時有

人教以改地名為「永靖」45。

嘉慶十八年籌建的永靖街不是自然形成的聚落，而是經人為規劃逼立的新街市，

由小方面看只是一個範圍重劃區，但卻是附近粵人重要的出入街市，是經濟文化中

心，其份量足以代表附近整個粵人的活動區域。

四、 族群的衝突對立與融合

（一） 閩粵分籍械鬥發生的背景

台灣入清版圖後，即成為中國另一可供漢人移民的邊陲新墾區。初闢時期，雖然

一切制度未立，但以地曠人稀，謀生容易，如沈起元「條揀臺灣事宜狀」中所載:

「一到台地，上之可以致富，下之可以溫飽，一切農工商賈以及百藝之末，計工

42 謝英從《永靖-一個彰化平原的鄉鎮社區發展史》，台北，文化大學，民國 80 年，頁 133．
43 永安宮位於永靖鄉永東村永靖街七十二號，奉祀三山國王，其創建與永靖街建街肆同時進行，建於清
嘉慶十八年（1813 年）。曾慶國，《彰化縣三山國王廟》，彰化，彰化縣文化中心，民國 86 年 6 月，頁
265。

44 謝英從《永靖-一個彰化平原的鄉鎮社區發展史》，台北，文化大學，民國 80 年，頁 133．34。
45 張瑞和，《永靖的拓墾與鄉名沿革》，彰化，彰化文教第十六期，民國 69 年，頁 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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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直，比內地率皆倍蓗」46。

因此閩粵各府人民無產業家室者，很多冒險渡海入台。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移民中

大抵以來自泉、漳、福、興、潮、惠等府為主，其中泉、漳又遠多於潮、惠。這些移

民雖來自內地，但一則因語言、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不同; 二則因有無賴、非法之徒

摻雜其中，因此移民為求自衛與互助，於入台之後逐漸按鄉貫祖籍之界限，分別在墾

區建蘆舍共居，或依附同籍業戶立莊同住。其中閩、粵劃地分居的現象更是普遍，甚

至由墾戶所招的佃丁，亦在佃墾區中分籍聚居一處，而少有各籍混居雜處的情形47。

在「台灣府志」，卷一，輿地志、風俗志所載:

「客莊，潮人所居之莊也，北路…，類皆潮人聚集以耕，名曰客人，故莊亦稱客莊。

每莊自數百人，少者亦百餘人，漳、泉之人不與焉。以其不同類也」48。

而「粵莊義民記」所載:

「臺地素無土著，皆漳、泉、廣三郡之人徙居焉。地分南北，廣人實居其南，別以

主客之名，而莊以立。此疆彼界，判然畛域」49。

由以上史載皆可看出當時閩、粵不同族群之間的劃地分居是界線分明且普遍的現象。

基於鄉誼而建立的同籍村落，培養了強烈的分籍意識; 而分籍意識進而促使同籍

村落的團結互保。如「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中記載:

「流寓者無功強近之親，同鄉井如骨肉矣。疾病相扶，死喪相助，棺歛埋葬，鄰里

皆躬親之。貧無歸，則集眾捐囊襄事，雖慳者亦畏譏議」50。

由於各族群間分籍界線分明，因此不論是起因於土地、水利的爭奪、官府的無能、官

府的離間分化、或同鄉、同姓、甚至拜盟兄弟的受屈、受辱等51，一遇有警，立即出

現「漳人黨漳，泉人黨泉、粵人黨粵」的緊張對立狀態。這種緊張態勢如果經解不當，

極易釀成「界劃鴻溝，誓死應戰，焚盪數十里無孑遺」，雖傾家蕩產，亦在所不惜的

分類械鬥慘案52。而分籍械鬥的過程和禍害之慘烈，可由下列史籍的記載中窺其梗概:

「閩粵分類之故，起於匪人。其始小而不平，一閩人出，眾閩人從之; 一粵人出，

眾粵人和之; 不過交界處擄掠爭狠，而閩、粵頭家，即通信於同鄉，備豫不虞。

於是臺南械鬥，傳聞淡北，遂有一日千里之勢。匪人乘此，播為風謠，鼓動全臺，

閩人曰:「粵人至矣」!粵人曰:「閩人至矣」!結黨成群，隘門，嚴竹圍，道路不

通，紛紛搬徙。匪人即從此焚其廬舍，搶其家資; 哭聲遍野，火光燭天; 互相鬥

殺，肝腦塗地。」53。

「械鬥之興，每出於僻壤強鄉，小者人、大者「紮厝」; 連鄉而鬥、劃地而居，相

拒者以累年計也。被害或小，則人口失; 被害或深，則巢穴烏有。雖有田廬，棄

而不守; 雖有圍畝，荒而不八。然揣其末，不過以錐刀而起釁，抑或以隴畔而紛

46 沈起元，〈條揀臺灣事宜狀〉《清經世文編選錄》，文叢第 229，頁 2。
47 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臺灣師大地理系，民國 76 年，頁 66。
48 陳文達，《台灣縣志》，文叢第 103 種，頁 57。
49 翟灝，〈粵莊義民記〉，《臺陽筆記》」，文叢第 20 種，頁 3。
50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145。
51 黃秀政，〈清代的臺灣分類械鬥事件〉《臺灣史研究論集》彰化，現代出版社，頁 29~36。
52 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頁 68。
53 陳盛端，〈問俗錄〉《噶瑪蘭廳志》文叢第 150 種，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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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54。

（二） 分籍棫鬥事例及影響

自乾隆末年至同治年間，彰化平原至少曾發生六次大規模的閩、粵分籍械鬥，這些

「分籍械鬥」，往往死傷枕籍，先民辛勤開墾的成果也被毀滅殆盡。，就如「彰化縣治

大觀」中所載:

「彰化設立縣治之初，小有社蕃之亂，大有林爽文之變，知縣俞竣，攝縣事劉亨基等，

先後均以身赴難，征伏不久，逸匪周文又反亂，初陷鹿港，旋即陷縣城，知縣朱瀾，

自焚於八卦山上。迨至日本竊據，人民懾於警察之威，而似稍平靜。」55。

而影響到永靖地區分籍棫鬥事例如下：

1.永靖地區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林爽文事件之中受到波及。這一起抗官民變，原

為會黨（天地會）問題，地方官為拘捕黨員，引發漳人的反動。因人群分類的緣故

有不同的泉、粵地緣團體以義民起而對抗56。當時彰化平原泉州人以鹿港為中心，招

粵人共同抵抗，但泉、粵人聯手攻克被漳人所佔之彰化城後，卻大舉搜殺漳人，彰

化城乃盡為廢墟57。泉粵人的屠殺行為，刺激其他漳人起而從之，凡泉人莊舍，全部

焚盡，泉人被迫避難於鹿港; 對粵人更是「銜恨入骨，每遇騷擾，該處廣東村莊慘毒

更甚」58。此案蔓延全台，二年後大亂才平息。當時福建巡撫徐嗣曾察看各地情形後

奏稱:

「縣城內衙署及民房被賊焚毀無剩，村莊被焚者甚多，惟由鹿港至埔心數庄，仍保

無失…統計全部之難民而論，彰化為最重」59。

這是永靖耆老所稱的「漳泉拼」，埔心數庄在粵民極力抵禦下保守無失，但其東方的

粵籍村莊悉被焚毀，此次分籍械鬥事件中，泉州人聯合粵籍客人對付漳州人，各地粵

莊（包括永靖地區）受漳州人的攻擊而受害嚴重。

2.道光六年（1826）永靖地區遭受有史最大的分類械鬥災殃：

道光六年四月，東螺保睦宜莊李通因竊黃文潤豬隻而起衅，各處匪徒乘機散布謠言，

稱是閩、粵分類械鬥，引起莊民恐慌，紛紛遷徙。「彰化縣志」載:

「道光六年丙戊夏四月，閩粵奸民分類械鬥。先是東螺保睦宜庄賊匪李通等因竊黃

文潤豬隻起釁，互相鬥狠。自是各處匪徒，趁機散布謠言謂是閩粵分類，庄民聞

風蠢動，各處搬徙，罪徒乘勢紿黨劫掠，集眾焚殺。員林一帶粵人，紛紛搬入大

埔心庄及關帝廳等處，堅守抵禦。而小庄居屋被焚過半」60。

事件發生後，閩浙總督亦上奏曰： 「彰化被焚各庄惟環地（關帝）廳為最甚」61。

此次嚴重的械鬥結果，不僅使建街方十三年的永靖街市被焚毀，也使粵籍客人大

54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文叢第 304 種，頁 5、6。
55《彰化縣治大觀》台北，全民日報社編，民國 41 年，頁 1。
56 林偉盛，《清代台灣分類械鬥之研究》，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8。
57 《平台紀事本末》，文叢第 16 種，民國 47 年。頁 14、15。
58 《平台紀事本末》，文叢第 16 種，頁 21。。
59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編，《天地會》（四），頁 457。
60 周璽，《彰化縣誌》，彰化，彰化文獻委員會編，民國 58 年頁 588。
61《軍機處月摺包奏錄摺副》，○五四一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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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縮小原先的分布範圍，粵民大部分集中至埔心、永靖附近，其中有一部分的粵民

被迫遷往葫蘆墩、東勢角、苗栗一帶62。

3.同治元年（1862）戴潮春事件:該案起因於咸豐晚年北路協副將夏汝賢向北協署稿書漳

人戴潮春索賄，戴不從，遂卸職歸田，自結天地會，時各地盜賊眾多，故入會者多。

未久，潮春受命自備練勇，亡命無賴者皆聚黨應亡，春不能制，遂釀成巨案63。

戴案之發生本屬民變性質，但亦夾雜著漳泉械鬥，永靖、埔心一帶武西保中粵莊

遭劫掠毀損，永靖永安宮亦遭波及受損64。戴潮春於窮途末路時，攜帶家眷及忠心

部屬數十餘人投靠武西保七十二庄總理張三顯家中，由永靖苦苓腳（今瑚璉村）稟

生邱萃英勸降65，可見戴潮春當時仍與粵莊保持某種程度的友好關係。

4.因個人恩怨紛爭演變成族群間之械鬥，在當時是相當常見的，如永靖竹子村的「邱呂

冤」（冤－爭鬥之意），是由邱呂二姓間私人債務問題，演變成附近幾個莊頭的械鬥，

雙方爭鬥斷斷續續長達九年之久，造成附近村莊動蕩不安，人民生命財產遭受極大

損傷。

另員林大饒火燒庄的「陳張屈」（屈－受屈辱之意），是地主壓榨佃農而產生的爭

端。陳姓佃農在不堪張姓地主長期欺凌壓榨，甚至佃耕的稻田遭地主火燒的惡劣行

徑下，雙方發生激烈爭鬥，導致陳姓佃農被迫遷移，輾轉永靖半路厝再遷到永靖四

塊厝落腳定居66。

以上這些事件的結果，大者街市蘆舍被毀，族人遭殺害，田園荒蕪廢棄; 小者有

的祖先發誓與某姓不作親（互不婚嫁），有的遷移他處，代表當時的某些過節（仇恨）

很深，難以排解，真是一段血淚與暴力交織而成的移墾歷史。

（三） 七十二庄組織的形成

自康熙末年漢人入墾永靖地區，有如雨後春筍般的斬荊棘、闢草萊，胼手胝足建立

新家園。但是當時的移民社會動蕩不安，民亂、盜賊、械鬥不斷發生，清政府駐台官

吏，幾乎只重視具有「圖謀不軌」的事件，對一般移民的權益並不關心，先民的生命

與財產安全無法得到官府保障，加上彰化地區閩籍移民掌握優勢，故永靖地區的粵籍

客人為了自保，組織了有民壯團練的制度，用來防衛盜賊及分類械鬥的發生67。

據許嘉明的田野調查指出，清中葉時彰化平原粵人集中的地區有「七十二庄」的

組織存在68。它是大區域性保庄聯防的民間組合，現仍藉宗教活動呈現出生命共同體的

團隊意義。七十二庄以昔日武東保和武西保二保為範圍，以目前的行政區來說，包括:

（一）社頭鄉及埔心鄉全部; （二）永靖鄉（21 村）、田中鎮（18 里）的大部分; （三）

員林鎮（10 里）田尾鄉（7村）一部分; （四）大村鄉（1村）、秀水鄉（1村）一小

部分。以上村里彼此相連接成為一塊狀地區，具有共通的生活、經濟、宗教、政治、

62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頁 82。
63 蔡青筠，《戴案紀略》，文叢第 206 種，民國 53 年，頁 1。2。
64 蔡青筠，《戴案紀略》，文叢第 206 種，頁 30。
65 吳德功，《戴施兩案經略》，文叢第 47 種，民國 48 年，頁 48。
66 張瑞和，《永靖的拓墾與鄉名沿革》，頁 105、106。
67 洪敏麟，《臺灣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台北，臺灣省文獻會嚴，國 73 年，頁 347。
68 許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六期，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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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及族群互動關係69（圖二）。

七十二庄成立的時間與戴潮春創立天地會的時間相近，大約是咸豐十一年（1861）
70。在道光朝之前的文獻裡，極少見到聯莊的組織，而記載戴潮春案的史料裡，則到處

可見，在「戴案紀略」裡除記載七十二庄外，尚有白沙坑二十四庄、快官三十五庄等

聯莊組織71。這可能受到戴潮春藉聯莊保路之名創立天地會的影響。

如「戴案紀略」中所載:

「當戴逆之創天地會也，原藉聯莊保路為由，各處俠之，名為雄長。同安寮十二莊

大總理曰陳慶安者，薄有名望; 陽受官令，陰亦效戴所為」72。

圖二 彰化七十二庄位置圖
資料來源:曾慶國，《彰化縣三山國王廟》，民國 86 年，頁 313。

七十二庄組織的展現主要是以彰化社頭鄉枋橋村的一間媽祖廟天門宮為中心。枋

橋頭位於武東保和武西保交界處中心點，也是粵籍與閩籍移民的交會點，處於交通要

道，在清初很早就形成街肆。枋橋頭內先後建立閩人的信仰廟天門宮（供奉媽祖），以

及粵人的信仰廟鎮安宮（三山國王），二宮僅以一街之隔相呼應，代表兩個族群在此交

融。七十二庄組織活動的主要展現方式有進香和建廟。進香活動是以九個角頭團體各

以一尊媽祖為名，依例將各媽祖的神像安奉於天門宮內，進香時各角頭到宮內護駕帶

出，進香完畢仍奉回天門宮。在進香活動與建廟捐款的名冊及單位經統計共有七十二

庄頭之多73。

七十二庄範圍內的住民有二大族群:粵籍和閩籍。粵籍主要來自廣東潮州饒平縣，

閩籍主要是漳州人，粵籍的總人數比閩籍還多，而粵籍移民後裔除信奉三山國王外，

尚熱烈參與閩人祭祀的媽祖，這種閩粵一家的表微，顯示這些粵籍客人後代已河洛化

69 曾慶國，《彰化七十二庄》，台灣文獻第四十七卷第一期，民國 85 年，頁 1。
70 謝英從，《永靖-一個彰化平原的鄉鎮社區發展史》，台北，文化大學，頁 139。
71 蔡青筠，《戴案紀略》，文叢第 206 種，民國 53 年，頁 1。
72 蔡青筠，《戴案紀略》，文叢第 206 種，民國 53 年，頁 3。
73 曾慶國，《彰化七十二庄》，台灣文獻第四十七卷第一期，民國 85 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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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福佬客」了，這是族群的融合，也是閩粵族群走出分籍械鬥的痛苦經驗，邁向

和平共存的命運共同體。七十二庄有社會及經濟之意義，這個聯盟範圍可能構成一個

「基本市集區」，舉凡金錢的往來，通婚的範圍、宗族的影響，大致不出這個範圍74。

七十二庄之價值，在於它的範圍大，它的歷史久，以及至今仍存在著。

五、結論

永靖地區在漢人入墾之前原為平埔族的草原獵場，粵籍漢人移墾之後，首先是番社

因「無廘可捕、課餉無歸」，將荒地租予小墾戶耕作。小墾戶將荒地墾成旱田後，再由

大墾戶出資開築水圳，以完成土地開發工作，如八堡圳與十五庄圳的修築。在水利系統

完成以前，土地因缺水灌溉，耕種幾年後，地力即會衰退，不堪種植，在土地無法長期

使用下，移民只好採季節性墾殖方式，不易形成定居性聚落。水利系統完成後，旱田改

良成水田，土地可以長期使用且生產量穩定，墾民才定居下來，定居性的村落大多沿水

圳兩側建立。

早期移墾的漢人，因語言、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的不同及安全防衛的需求，而有分

類聚居的情形，閩、粵聚落界線分明，當時因地曠人稀，各族群間的衝突較少。乾隆中

期以後，台灣西部平原大致開發完成，由於經濟上的競爭，人群間的磨擦增多，分類械

鬥頻繁，彰化平原上在乾隆中期至同治年間，發生數起大規模的分籍械鬥，族群之間關

係十分緊張，粵人有感於「趨赴各市維艱」，遂發起自建街市的念頭。於是在嘉慶十八

年集資於關帝廳莊前置田十六甲，建立街市，取名「永靖」。

永靖街建立之後，它不但是粵人的市集中心，同時也是分類械鬥時，粵人的避難所

和敵人的搶劫目標。道光六年的閩粵械鬥，此地區不僅受害嚴重，連永靖街都遭焚毀。

同治年間，戴潮春案平定後，台灣社會發生轉變，分類械鬥日漸減少，同時本地區兼具

聯莊保路與宗教性質的「七十二庄」組織，也發揮相當大的安定作用。七十二庄是由不

同的二大族群粵籍和閩籍人民所組成，藉宗教進香及建廟活動，增進彼此感情與認識，

這是族群的融合，也是閩粵族群走出分籍械鬥的痛苦經驗，邁向和平共存的命運共同體。

永靖之命名為永靖，寓意極深，祈求閩粵和平相處，地方和諧平靖以得人和，無天

災人禍、永保安寧以得天時，以配合先民開墾艱苦得地利。有詩曰：

「披荊斬棘建街衢，縣令楊公永靖呼; 期勉人和無械鬥，蠲除水火樂安居。」75

這是先民的心願，也是現在永靖每一份子的共同願望。歷史就像一面鏡子，可以鑑古知

今，反映出文物的興衰與變遷，當我們探求本地的歷史背景、鄉土人情時，就可藉著先

民披荊斬棘，辛苦經營的過程，來策勵我們興起繼志述事的抱負。

74
許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六期，頁 181、182。

75 張瑞和，《永靖的拓墾與鄉名沿革》，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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